
             生命是一場薛西佛斯式的挑戰?        陳德馨 

   在我出生之前，人類的世界便已經運轉數千年，當我死後，這個世界也將會
繼續運轉下去，那麼這個世界上有我沒有我，又有什麼關係呢?我短暫的存在，
又有什麼價值或意義呢?堅持理性的人，比較不容易接受宗教的解釋，他們是會
去思考，就是我，這樣一個孤單的人，沒有上帝也不再輪迴，就獨立存活在有

限的 60、70、80、90…年間，一個有明確開始與清楚結束的時間中，這樣的一
個人，應該要有什麼價值與意義呢?「存在的意義」是上天註定的嗎?我出生於
此，便只能循此而活嗎?我們能不能憑自己的力量去創造出意義呢?根據我們自
己短暫的生命，去創造一種只屬於自己的意義呢? 
    2017年 10月 29日下午，空大基隆中心學生黃智勇來到新竹中心進行一場
演講。在此之前，他推著漸凍妻子徒步環島的故事，透過電影及新聞的傳銷，

已廣為人知。但是當天新竹的聽眾，或許更想穿越影視的簾幕，直接看見到他

的真正生命。 
    新竹中心考慮周詳，顧及黃智勇可能會推著輪椅進場，所以臨時放棄預定
的禮堂，改用相對無障礙的授課教室以便他進出。不想這一改動，卻成了一場

災難。因為黃智勇並沒有推輪椅進來，但卻帶有一張記錄光碟。接下來，我們

發現準備的筆電沒有光碟機，匆忙換了另一台筆電後，卻發現該筆電沒有相容

的放映軟體；待將光碟內容轉成數位影像後，卻發現沒有音源線，畫面成了一

場無聲默劇。這樣的困擾與解決，前後耗時約半小時。雖然工作人員上下穿

插，前後奔忙，但演講時間已屆，觀眾也已入座，黃智勇必須開始。黃智勇一

張嘴，我們馬上知道這個錯誤帶給他多大的困擾，因為他的演講必須配合影像

進行，在沒有影像幫忙下，他想講清楚甚至講得動人，都顯得非常困難。幾分

鐘後，我們馬上便確認，他是一位生命實踐者，是一位靠行動來呈現自己故事

的人，並不是那種上了講台張口便能說的地攤表演者，因此，聽眾立即在他斷

斷續續不相連貫的聲音中，將注意力轉向布幕上的無聲畫面。但是當我們看著

影像時，包括我在內，許多同學都開始疑惑，這麼做不是給自己及妻子帶來不

便與困擾嗎?尤其是看見他們在風雨中蹣跚於山路上時，內心更有一股莫名的生
氣，好好在家休息不好嗎?到公園曬曬太陽不好嗎?下雨天為什麼還要上山下海
呢?為什麼要這麼痛苦呢?為什麼要活得如此艱辛呢?我們有許多疑問想弄清楚。
在接下來的演講中，我們才知道小腦萎縮症重擊了他的家庭，除了已經過世的

妻子，還有正在發病的女兒。換句話說，我們在影片中所看見的辛苦，只是其

中一部分，他正在為成年後發病的女兒繼續奮鬥。 
    黃智勇在演講過程中，一直面帶微笑，沒有抱怨，沒有情緒，沉穩而安
靜。我們開始對這個人充滿好奇，為什麼他能帶著笑容面對如此艱困的人生?桌
面上的資料，說明他來自苗栗山村，因為生長環境，喜歡徒步健行。數十年

來，台灣的山區海濱，無論有路無路，都有他的腳蹤。結婚前他最大的壯舉，

便是徒步環島一周，不想結婚育有兒女後，妻子卻罹患小腦萎縮症，病情逐年



加重，面對生活巨變，他只能選擇推著輪椅上的妻子，徒步環島旅行，無論颳

風下雨，都勇敢前行。此舉雖然贏來新聞界的關注，但焦點卻在夫妻情深的部

分，減弱了黃智勇異於常人的執拗。當聽講同學狐疑的問他，為什麼那麼喜歡

徒步健行?他回答自己也鬧不清楚，但只要邁步前行，再大的煩憂都能煙消雲
散。熟悉電影史的同學，很快便會聯想到湯姆漢克飾演的電影角色：阿甘，一

名為了抒發內心難以名狀之痛，只能不停跑步的虛構人物。從美東跑到美西，

再從美西跑回美東，沒有時間壓力，沒有真確目的地，只是跑步、跑步、跑

步，跑步本身便是最主要的目的。我們在資料中，看見他的每次輪椅徒步旅

行，都有路人伸出友善的手。這些感人的善意，有時是一個微笑、一袋麵包，

或是一天住宿；施予的時間是一分鐘、一小時，或是幾個禮拜，他全不拒絕，

樂於接受。但似乎也不受拘制，無論那些愛心是大是小，他都不願就此停留，

堅持繼續前行。施善者面對的是固執的黃智勇，推著輪椅徒步前進是他的目

的，路上遭逢的善意是多出來的花絮。他像是位創造施善機會的磁場，讓那些

平日忙碌於生活，自滿於現狀的人，有機會給出他們自己的愛心。可惜的是，

真實世界裡的台灣阿甘，卻沒有電影裡的美好結局，相反的，在妻子過世後，

黃智勇必須面對女兒也發病的事實。雖然他告訴我們，他會推著女兒走遍全世

界，但是我們多少也能感受這句豪語背後的壯烈。 
    黃智勇的故事，具有一種希臘神話的特質，什麼特質?就是具有一種備受上
天考驗，卻又執拗努力的勇氣。在希臘神話故事中，有個令人感動的故事，一

位遭受天神懲罰的巨靈薛西佛斯，天神要他每日將巨石推到山頂，但一旦推到

山頂，巨石便會立即崩落，他得明天重頭再來。日復一日，年復一年，沒有止

歇的時候。因為天神認為，最讓人難以忍受的懲罰，便是一切努力都屬「徒勞

無功」。我們稍微想一想，便可以感受到這項懲罰的殘酷。那麼在每次推動輪椅

過程中，在妻子過世換成女兒患病時，黃智勇是否也曾經抱怨過上天的殘酷?我
沒有問過他，所以不知道他的答案，但是我知道他以獨具的天賦與上天相抗

衡，他選擇以不斷的徒步健行，對抗沒完沒了的考驗，並尋找出屬於自己生存

的意義。他行走於山邊水涯，他行走於大街小巷，他沒有投降也沒有求饒，無

論晴天日曬，還是颳風下雨，他堅毅的走著，勇氣張力十足。我相信沒有一位

同學，願意遭逢黃智勇所遭逢的巨變，更不願意面對像他必須面對的試煉。因

此，當我們在會場上看他帶著微笑，靜靜地敘述自己的故事時，那種希臘英雄

般的特質，便油然而生。 
    2017年 11月 25日報導，台北景文科大某學生，在學校頂樓以生魚片利刃
割頸而亡，留下紙條：「人生無趣，這不是我的人生」。生活在民主社會，任何

人都有選擇的自由，連決定自殺，我們都予以尊重，尤其在不知真相下，也不

忍苛責。但是當我們將黃智勇的選擇，與這位自殺同學的選擇相對比時，便會

迫使我們重新思索「生存的意義」，因為，如果我們以理性的角度思考生命，那

麼每一孤獨的個人都像薛西佛斯，都必須面對眼前的巨石，然後獨自推上山

峰，沒有相幫，也沒有替換，我們是表現得勇氣十足，還是懊喪得掀桌重來?這



還真是值得我們好好思索的一件大事哪。 

107.1.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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